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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
来看日本的汉诗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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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８世纪初，日本权臣长屋王于宅邸设宴为新罗使节饯行。宴会上众人所作《于长王宅宴新罗
客》组诗，是研究日本与新罗汉诗外交的宝贵资料。宴会参与者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汉诗创作

能力，熟悉新罗的风土人情。《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的内容表明宴会的氛围融洽、关系亲睦友

好，但部分汉诗鲜明地宣扬日本的宗主国地位，强烈地表现出日本的“小中华”意识。日本开展的

汉诗外交生动彰显出汉诗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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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承载中华文明，自秦汉以来从中原向

四方扩散，周邻民族通过移植、模仿，进而创造

出颇具异国情调的汉诗、汉籍、汉文学，推动中

华传统文化在异域不断获得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最终成为东亚共通的优秀传统文化。

“汉诗外交”是指在外交场合，通过汉诗表

达观点和立场的一种外交话语方式，起源于我

国西周时期［１］。使用共通的汉字、遵循共通的

韵律创作出的汉诗，是隋唐以来东亚外交的通

用话语。汉诗外交不仅存在于中国与周边诸国

之间，也遍及周边诸国之间。异国使臣与当地

官员虽具有不同的母语背景，但常常通过汉诗

赠答的方式进行交际。日本与新罗国、渤海国

之间开展的汉诗外交，生动彰显出汉诗这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录

有奈良朝权臣长屋王宴请新罗使者时日本官员

所作的《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该组诗共１０

首，均为五言律诗，是研究日本与新罗汉诗外交

的重要资料。日本学者石母田正［２］较早关注了

《怀风藻》《文华秀丽集》等日本汉诗集中反映

天皇权威凌驾于诸藩、夷狄之上的汉诗，强调汉

诗文在东亚各民族使节往来过程中的意义。谷

口孝介［３］认为，日本文士与渤海使臣之间赠答

的汉诗并非单纯的外交辞令，其中还有言“志”

的意图。村井章介［４］指出，创作诗文是官员接

待异国来客的一项社交技能，《于长王宅宴新

罗客》组诗中权臣藤原总前等所作的汉诗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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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强调新罗为朝贡国的姿态。国内方面，

王丽［５－６］指出，藤原总前将日本视新罗为朝贡

国的政治意图置于“愁离别”的汉诗之中，冲淡

了现实中的敌意，缓解了紧张的气氛。顾姗

姗［７］着眼于《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分韵”

的创作形式，指出汉诗的创作不仅关系官员自

身的颜面，也关乎国家的尊严。综上可知，先行

研究均未对《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创作的

国际背景进行详细梳理；在对该组诗进行分析

时，仅围绕权臣藤原总前等个别诗人所作汉诗

展开，语焉不详。鉴于此，本文拟对长屋王宅诗

宴举办的国际背景进行分析，从长屋王宅诗宴

的出席者、《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的诗序与

内容等方面探讨日本与新罗的汉诗外交，进而

通过考察日本与渤海的汉诗外交，探究奈良时

代日本开展汉诗外交的深层目的。

　　一、长屋王宅诗宴举办的国际背景

　　长屋王出身皇族，历任宫内卿、式部卿、大

纳言、右大臣、左大臣等，就任大纳言一职标志

着其开始参与朝政。养老五年（７２１年），元明

上皇临危之际，托付其与藤原总前负责丧葬与

朝政之事。

从长屋王的身份地位来看，此次宴会应举办

于其担任执政大臣即养老二年（７１８年）至天平

元年（７２９年）之间。根据诗文题目“秋日于长王

宅宴新罗客”“初秋于长王宅宴新罗客”及其中

诗文“赠别无言语，愁情几万端”等内容，可以进

一步确认此次宴会是神龟三年（７２６年）初秋时

节饯别新罗使者金造近等人时所设［８］４５８。

《礼记》中有“为人臣者无外交”［９］５２６的训

示，这原本是用来告诫官员随君主出使时，不可

私自面见对方国家的君主，后逐渐适用于国内

官员不可私自与来访的外国使节会面开展外交

活动，但这一训示对具有较高身份地位的执政

权臣例外。

和铜二年（７０９年），日本天皇在朝堂宴请

新罗使者金信福等人后，右大臣藤原不比等

“引新罗使于弁官厅内，语曰：‘新罗国使自古

入朝，然未曾与执政大臣谈话，而今日披晤者，

欲结二国之好，成往来之亲也’”［１０］１４８－１５０。藤

原不比等将新罗使者引导至办公场所进行谈

话，首开日本“大臣外交”的先河。不过，相比

藤原不比等“于弁官厅内”与新罗使者交谈，长

屋王于自家宅邸宴请新罗使者更彰显了其超高

的政治地位。

此外，长屋王具备深厚的汉文素养，其现存

诗作除《怀风藻》中所收三首外，还有一首在中

日两国脍炙人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

佛子，共结来缘。”［１１］在长屋王看来，尽管世人

处于不同的山川、地域，但却吹拂着同一阵清

风、共赏着同一轮明月、拥抱着同一片天空。这

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藩篱、追求天下大同理想

的格局和胸怀，为长屋王宴请并亲近新罗使者

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动力。

天武四年（６７５年），新罗向唐遣使谢罪，中

朝恢复了曾经的册封关系。来自唐朝的威胁解

除后，新罗对日本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但仍然

维持着与日本松散的外交往来。与此同时，７

世纪后期，日本的“小中华”意识逐渐膨胀，不

断强化自身的宗主国地位，继续将新罗视为自

己的朝贡国。据《日本书纪》“持统三年（６８９

年）五月甲戌”条载，持统天皇责难新罗派遣的

奉敕官的官阶由二位降至三位、奉吊使的官阶

由七位降至九位，并指出新罗所派船只也由从

前的“并舳不干楫”减少至一艘。

（新罗）又奏云：“自日本远皇祖

代，以清白心仕奉。”而不惟竭忠宣扬

本职，而伤清白诈求幸媚，是故调赋与

别献并封以还之。然自我国家远皇祖

代，广慈汝等之德不可绝之，故弥勤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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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战战兢兢修其职任、奉遵法度者，

天朝复益广慈耳。［１２］４００

因此，日本并未接受“调赋”与“别献”，并

宣示自身的宗主国地位，要求新罗遵循从前的

外交礼仪，“以清白心仕奉”，即竭尽全力朝贡

日本。

尽管新罗此后任命的奉敕官和奉吊使的官

阶在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是通过此后新罗

向日本派遣的报丧使的官阶可以得知，新罗对

于日本的责难持无视态度。例如，持统七年

（６９３年），新罗神文王去世时，新罗向日本派遣

的报丧使的官阶由天武天皇十一年（６８２年）的

七位降至八位；其后在文武四年（７００年）和大

宝三年（７０３）派遣的报丧使的官阶皆为八位。

可见，新罗向日本派遣的报丧使的官阶并未恢

复至曾经的七位。

但是，关于此后新罗派遣船只的数量，从庆

云三年（７０６年）日本天皇写给新罗王的外交文

书中“深秉并舟之至诚”［１０］１０８一句可知，新罗派

遣赴日的船只似乎恢复了曾经“并舳不干楫”

的惯例。此外，持统九年（６９５年），新罗派遣王

子金良琳等人赴日“奏请国政，且进献调

物”［１２］４２４。这可能出于持统七年（６９３年）耽罗

派遣王子出使日本而不得不对等派遣的原因，

这也反映了新罗想继续维持与日本外交往来的

态度，虽然并不如之前那么积极主动。

尽管如此，日本不但没有再次对新罗加以

指责，反而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新罗的友好关系。

据《续日本纪》“庆云三年（７０６年）”条载，该年

正月、十一月，日本天皇两度向新罗王发送外交

文书，内容如下：

正月丁亥……天皇敬问新罗王：

“……王有国以还，多历年岁，所贡无

亏，行李相属，款诚既著，嘉尚无已。”

……十一月癸卯……天皇敬问新罗国

王：“……况王世居国境，抚宁人民，

深秉并舟之至诚，长修朝贡之厚

礼。”［１０］１０８

从“敬问”二字可知，这两封外交文书的性

质均为尊者写给卑者的慰劳诏书［１３］。“所贡无

亏，行李相属”“长修朝贡之厚礼”等语句表明，

日本赞赏了新罗遵循遣使朝贡的惯例，强调了

自身的宗主国地位。

另外，日本也更加重视对新罗的文明教化，

以彰显自身的文明形象。灵龟元年（７１５年）正

月，日本天皇“赐大射于南闱，新罗使亦在射

列，赐绵各有差”［１０］２２２。《仪礼·射礼》载：“射

者，所以观盛德也。”［９］６７０即通过射箭活动来观

察君子的品德。日本请新罗使者参加大射，目

的应是通过儒家礼仪来教化新罗，彰显本国作

为“小中华”的文明形象。

综上所述，８世纪初，日本企图通过与新罗

维持外交往来，凸显其视新罗为朝贡国、自身为

宗主国的“小中华”意识。长屋王宴请新罗使

者并与其进行汉诗外交，应当有此意图。

　　二、日本与新罗的汉诗外交

　　下文从长屋王宅诗宴的出席者、《于长王

宅宴新罗客》诗序与诗文内容等对日本与新罗

的汉诗外交进行探讨。

１．长屋王宅诗宴的出席者

由《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的创作者可

知，除长屋王外，还有山田三方、背奈行文、调古

麻吕、刀利宣令、下毛野虫麻吕、安倍广庭、百济

和麻吕、吉田宜、藤原总前９人出席了此次宴

会。其中，山田三方曾前往新罗求学，熟悉新罗

的风土人情，曾任周防守，并被誉为“文馆学

士”“颇解属文”［１４］，具有较高的诗文创作能

力，《怀风藻》中另收录其汉诗《七夕》《三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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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曲水宴》２首。背奈行文曾任大学助，《怀风

藻》中另收录其诗作《上巳禊饮应诏》１首。调

古麻吕历任皇太子学士，博学多识。此二人均

被选拔为明经第二博士，熟读儒家经典，具备较

高的文化素养。刀利宣令于养老五年（７２１年）

与山田三方侍奉东宫，后担任伊予掾，《怀风

藻》中另收录其诗作《贺五八年》１首，《经国

集》中收录其对策文１篇。下毛野虫麻吕历任

文章博士、大学助，《经国集》中收录其对策文１

篇，他也以文章著称。安倍广庭历任左大弁、参

议、中纳言等官职，是参与朝政的重臣。《怀风

藻》另收录其诗作《春日侍宴》１首。百济和麻

吕曾任但马守，《怀风藻》中另收录其五言律诗

《初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七夕》２首。吉田

宜曾任图书头，博学多识，《怀风藻》中另收录

其诗作《从驾吉野宫》１首。此外，藤原总前历

任参议、中务卿，与长屋王同为参与朝政的重

臣，由上述元明上皇托付其与长屋王共同总揽

朝政之事可知，其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怀风

藻》另收录其诗作《七夕》《侍宴》２首。

综上所述，这些出席长屋王宅诗宴之人或

为参与朝政的达官显贵，或熟悉新罗的风土人

情，均具备较高的汉诗文素养。这是他们出席

长屋王宅诗宴的重要条件，更反映了长屋王彰

显本国文明形象、炫耀本国高超的汉诗文水平

的意图。

２．《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序的内容

《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包含２篇诗序和

１０首汉诗。２篇诗序分别由山田三方和下毛野

虫麻吕创作。其中，山田三方所作诗序如下：

君王以敬爱之冲衿，广辟琴樽之

赏。使人承敦厚之荣命，欣戴凤鸾之

仪。……醉我以五千之文，既舞踏于

饱德之地……且狂简于叙志之场。请

写西园之游，兼陈南浦之送。含毫振

藻，式赞高风云尔。［８］１１８－１１９

序文中，“醉我以五千之文，既舞踏于饱德

之地”应是借用《诗经·大雅·既醉序》中“既

醉，太平也，醉酒饱德”［１５］１９２之句，描述了宴会

之上众人吟诗作文、沐浴长屋王恩德的场面。

“狂简于叙志之场”应是众人挥毫泼墨以诗文

表明志向之意。“请写西园之游，兼陈南浦之

送”中的“西园”是汉武帝所建园林———上林苑

的别称；“南浦”指南面的水边，出自《楚辞·九

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１６］一句，后常被用

于指代送别之地。众人以游园与送别为题赋

诗，暗示此次宴会正值新罗使者归国前夕。末

句应是指自己将施展文采，赞美长屋王高尚的

节操。

下毛野虫麻吕所作诗序如下：

夫秋风已发，张步兵所以思归。

……况乎皇明抚运，时属无焉。文轨

通而华夷翕欣戴之心，礼乐备而朝野

得欢娱之致。长王以五日休暇，披凤

阁而命芳筵。使人以千里羁游，俯雁

池而沐恩盼。……芝兰四座，去三尺

而引君子之风。祖饯百壶，敷一寸而

酌贤人之酎。琴书左右，言笑纵

横。……觞兮咏兮，登临之送归易

远。……请染翰操纸，即事形言。飞

西伤之华篇，继北梁之芳韵。人探一

字，成者先出。［８］１３０－１３１

“夫秋风已发，张步兵所以思归”一句引用

了西晋文学家张翰“鲈鱼之思”的典故，既点明

了宴会举办的时间———秋季，也暗示了新罗使

者思归的情绪，众人在长屋王宅邸赏玩，流连忘

返。况且天皇圣明，顺应时运，这样的太平盛世

千古之未有。“文轨通而华夷翕欣戴之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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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指的应是日本，“夷”指的应是新罗。此

句是说天下一统，无论是国内之人还是藩国之

人均对天皇的统治拥护爱戴。“礼乐备而朝野

得欢娱之致”一句是说，礼乐制度完备，朝廷内

外皆欢欣雀跃。长屋王利用五日的休假，在华

丽的楼阁之上慷慨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新罗

使者。使者们俯瞰园林中的池沼，沐浴长屋王

的恩德。“芝兰四座，去三尺而引君子之风”中

的“芝兰”指高尚的德行，此句应是说出席宴会

的日本官员和新罗使者皆品德高尚，具有君子

的风范。“祖饯”是古代饯行的一种隆重仪式，

点明了此次宴会是为新罗使者饯行所设。宴会

之上，有琴声与文章为伴，众人谈笑纵横，即兴

赋诗。“北梁”常被用在诗赋之中，指代送别之

地，点明了诗赋的主题———送别。“人探一字，

成者先出”约定了作诗的规则，即每人探得一

字作为韵字赋诗，先作成者先向众人展示。

此外，宝龟十一年（７８０年）正月前后，日本

文士也曾作汉诗赠予新罗使者。《三国史记·

薛聪传》中有如下记载：

世传日本国真人赠新罗使薛判官

诗序云：“尝览元晓居士所著《金刚三

昧论》，深恨不见其人。闻新罗国使

薛，即是居士之抱孙，虽不见其祖，而

喜遇其孙，乃作诗赠之。”其诗至今存

焉，但不知其子孙名字耳。［１７］

其中，“日本国真人”指淡海真人三船［１８］，

“新罗使薛判官”是指宝龟十年赴日的新罗使

团判官薛仲业［１９］，淡海真人三船应该是《怀风

藻》的编者，精通汉诗文。虽然该赠别诗文现

已不存，但是根据此诗序可以推知，诗中表达了

对元晓之孙薛仲业的赞赏，对日本与新罗两国

的世代友好寄托厚望。这表明，汉诗已成为沟

通日本文士和新罗使者精神世界与两国友谊的

重要纽带。

３．《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文的内容

《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文皆为五言，由四

联八句组成。下面将按照《怀风藻》中的收录

顺序，对诗文内容逐一进行分析。第１首为山

田三方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白露悬

珠日，黄叶散风朝。对揖三朝使，言尽九秋韶。

牙水含调激，虞葵落扇飘。已谢灵台下，徒欲报

琼瑶。”［８］１１９此诗首联点明了宴会举办的时间为

白露悬珠、风吹黄叶的秋日。颔联中“三朝使”

指世代朝贡日本的朝鲜半岛的使者，此处指代

新罗使者，讲述了日本的官员、文士与新罗使者

拱手致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颈联借俞伯牙

《高山流水》和善歌之人虞公的典故描绘了宴

会之上悦耳的琴声与美妙的歌声。尾联为《诗

经·国风·卫风》“报之以琼瑶”［１５］４３一句的化

用，表达了对长屋王盛情款待的感激之情。

第２首为背奈行文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

罗客·赋得风字》：“嘉宾韵小雅，设席嘉大同。

鉴流开笔海，攀桂登谈丛。杯酒皆有月，歌声共

逐风。何事专对士，幸用李陵弓。”［８］１２５首联叙

述了长屋王设宴款待宾客、庆贺天下大同之事。

颔联和颈联描绘了出席宴会之人挥毫泼墨、高

谈阔论、把酒言欢、唱歌附和的场面。尾联中的

“士”应是指能够进行汉诗交流的新罗使者；

“李陵弓”借滞留异域的汉将李陵所用之弓指

代中华文化的象征———汉诗，此处应是说日本

文士具有较高的汉诗创作水平，也说明了汉诗

是日本文士与新罗使者深入交流的重要纽带，

拉近了彼此的心灵距离。

第３首为调古麻吕的《初秋于长王宅宴新

罗客》：“一面金兰席，三秋风月时。琴樽叶幽

赏，文华叙离思。人含大王德，地若小山基。江

海波潮静，披雾岂难期。”［８］１２６首联的“金兰”一

词比喻日本的官员文士与新罗使者为情投意合

的友人，“三秋”点明宴会举办于秋季。颔联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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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众人弹琴饮酒抒发雅致、创作诗文表达不

舍情思的画面。颈联中的“小山”是“淮南小

山”的略称，指代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小

山基”应是指长屋王的宅邸聚集了日本和新罗

的有识之士，赞美了长屋王礼贤下士的仁德。

尾联是说，日本与新罗之间波潮平静，再次渡海

相会指日可待。

第４首为刀利宣令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

罗客·赋得稀字》：“玉烛调秋序，金风扇月帏。

新知未几日，送别何依依。山际愁云断，人前乐

绪稀。相顾鸣鹿爵，相送使人归。”［８］１２７首联是

说此时正值太平盛世，四时之气和畅，秋风吹动

月影依稀的帷幕。颔联中的“新知”是指新罗

使者，此联意为与新罗使者相识不久就要离别，

表达了送别的依依不舍之情。颈联借山边的

“愁云”渲染了离别时的不舍气氛。尾联描绘

了与新罗使者碰杯饮酒、为其饯行的场面。

第５首为下毛野虫麻吕的《秋日于长王宅

宴新罗客·赋得前字》：“圣时逢七百，祚运启

一千。况乃梯山客，垂毛亦比肩。寒蝉鸣叶后，

朔雁度云前。独有飞鸾曲，并入别离弦。”［８］１３１

此诗首联歌颂日本国运昌盛。颔联中“梯山

客”是指渡海前来朝贡的新罗使者；“垂毛”本

是用来形容蛮夷披头散发的形象，此处代指新

罗使者。此联意为，虽然新罗为蛮夷之国，但其

使者可以与日本文士同席而坐，意在说明日本

的文明教化泽及新罗，进而衬托日本的“小中

华”形象。颈联与尾联借景抒情，用叶上寒蝉

和云边朔雁渲染离别时凄凉的气氛；楼阁上的

乐声流露出离愁别绪，表达了送别新罗使者的

不舍之情。

第６首为长屋王的《于宝宅宴新罗客·赋

得烟字》：“高开远照，遥岭霭浮烟。有爱金

兰赏，无疲风月筵。桂山余景下，菊浦落霞鲜。

莫谓沧波隔，长为壮思篇。”［８］１３３诗中的“宝宅”

是对位于佐保的长屋王宅邸（又称“保宅”）的

俗称。首联“高”一词点明此时为天高气爽

的秋季，“遥岭霭浮烟”写的是从长屋王宅可以

眺望云烟缭绕的山岭。颔联点明了日本官员、

文士与新罗使者的真挚友谊，有清风明月相伴，

众人皆乐此不疲。颈联描写了长屋王宅邸的桂

花、菊花绽开的幽雅环境。尾联劝慰众人，尽管

日本与新罗之间有大海相隔，但可以吟诗作文

来寄托相思之情。

第７首为安倍广庭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

罗客·赋得流字》：“山牖临幽谷，松林对晚流。

宴庭招远使，离席开文游。蝉息凉风暮，雁飞明

月秋。倾斯浮菊酒，愿慰转蓬忧。”［８］１３５此诗首

联描写了长屋王宅邸依山傍水，环境幽美。颔

联点明长屋王宴请新罗使者一事，宴会之上，众

人起身离席，以作诗为乐。颈联和尾联寄情于

景，傍晚凉风袭来，寒蝉鸣声微弱，南飞的大雁

从明月中穿过，渲染了凄凉的秋日傍晚之景，也

希望新罗使者饮下浮菊之酒，以解离乡漂泊之

苦，这从侧面反映了新罗使者的思乡之情。

第８首为百济和麻吕的《秋日于长王宅宴

新罗客·赋得时字》：“胜地山园宅，秋天风月

时。置酒开桂赏，倒屣逐兰期。人是鸡林客，曲

即凤楼词。青海千里外，白云一相思。”［８］１４０此

诗首联点明了宴会地点为长屋王山中的宅邸，

时间为秋季。颔联写长屋王置办酒席，请众人

欣赏园中的桂树，“倒屣”是指宾客前来，主人

因急于出迎而将鞋子穿反，表明了长屋王的好

客与对新罗使者的热烈欢迎。颈联“鸡林”一

词点明赴宴之人是来自新罗的使者。尾联是说

新罗与日本相隔千里，位于大洋彼岸，离别之后

通过白云来寄托相思之情。

第９首为吉田宜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

客·赋得秋字》：“西使言归日，南登饯送秋。

人随蜀星远，骖带断云浮。一去殊乡国，万里绝

风牛。未尽新知趣，还作飞乖愁。”［８］１４１此诗首

联点明宴会举办于秋季新罗使者离别之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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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登高为其饯行。颔联中“蜀星”应指西方之

星，“骖”是驾车时位于两边的马，该联是说西

归的新罗使者逐渐远去。颈联是说新罗使者归

国后，日本的文士与其相隔万里，难以联系。尾

联讲述与新罗使者相知不久，尚未尽兴就要分

别，表达了对新罗使者的依依不舍之情。

第１０首为藤原总前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

罗客·赋得难字》：“职贡梯航使，从此及三韩。

歧路分衿易，琴樽促膝难。山中猿吟断，叶里蝉

音寒。赠别无言语，愁情几万端。”［８］１４６此诗首

联中“职贡”一词说明日本视新罗使者为前来

朝贡的藩国使者。颔联是说日本文士与新罗使

者离别容易，但近距离交谈很难。颈联和尾联

融情于景，听着山中断断续续的猿声和树叶之

间微弱的寒蝉之声，不禁感到格外凄凉，赠别之

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道不尽的离愁别绪。

可见，藤原总前“将‘职贡’所蕴含的沉重内容

置于‘愁离别’的诗句来表达”［５］。

综上所述，《于长王宅宴新罗客》组诗中的

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其一，歌功颂德。背奈行文的“设席嘉大

同”、下毛野虫麻吕的“圣时逢七百，祚运一千

启”等诗句歌颂了日本的太平盛世。调古麻吕

的“人含大王德”一句以淮南王刘安的仁德类

比长屋王的仁德。山田三方用“已谢灵台下，

徒欲报琼瑶”表达了对长屋王设宴款待的感激

之情。日本官员在新罗使者面前大力吹捧日本

长盛不衰的国运和长屋王美好的品德，实质上是

为了彰显本国世世代代接受藩国朝贡的宗主国

地位和崇尚中华正统儒学思想的文明之邦形象。

其二，表明外交立场。藤原总前的“职贡

梯航使”、山田三方的“对揖三朝使”、下毛野虫

麻吕的“况乃梯山客”等诗句强调了新罗世代

向日本遣使朝贡的事实；山田三方诗序中“使

人承敦厚之荣命，欣戴凤鸾之仪”之句更是指

出，对于新罗使者而言，能够赴日朝贡、亲身体

会日本皇室的文明礼仪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可以说，此时，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在政治

层面，“小中华”意识都已在山田三方等日本官

吏和文人之中根深蒂固。

其三，描写宴会场面。山田三方的“牙水

含调激，虞葵落扇飘”、刀利宣令的“相顾鸣鹿

爵”等诗句描绘了宴会上高雅悠扬的乐曲之

声；背奈行文的“鉴流开笔海，攀桂登谈丛”、调

古麻吕的“琴樽叶幽赏，文华叙离思”、安倍广

庭的“宴庭招远使，离席开文游”等诗句描写了

出席者以诗会友的“文游”场面。另外，背奈行

文等人分别以探得的“风、稀、前、烟、流、时、

秋、难”之韵赋诗，为宴会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表现了以诗交友的高雅而融洽的宴会氛围。

其四，表达金兰之情。调古麻吕的“一面

金兰席，三秋风月时”一句点明出席的日本文

士与新罗使者为金兰之交，长屋王的“有爱金

兰赏，无疲风月筵”等句表达了对新罗使者的

欣赏和与新罗使者的深厚友情。

其五，抒发离愁别绪。刀利宣令的“新知

未几日，送别何依依”、百济和麻吕的“青海千

里外，白云一相思”、吉田宜的“未尽新知趣，还

作飞乖愁”、藤原总前的“赠别无言语，愁情几

万端”等诗句表达了对即将归国的新罗使者的

依依惜别之情。

由此可见，汉诗文是维系日本与新罗友好

交流的重要媒介。在日本与新罗的外交中，汉

诗既是沟通彼此情感的纽带，更是表达上述政

治立场的工具。

　　三、结语

　　日本与新罗之间维系友好的外交关系是长

屋王宅诗宴举办的重要条件。８世纪中叶，日

本在宴请渤海使节时也曾举办过类似长屋王宅

诗宴的宴会，但目的是为了联手渤海征伐新罗。

天平宝字三年（７５９年）正月，渤海遣日本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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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庆、杨泰师等人归国之际，时任大保的藤原

惠美押胜在田村的宅邸为其举办宴会，“当代

文士赋诗送别，副使杨泰师作诗和之”［２０］。８

世纪至１０世纪初，渤海使节频繁出使日本，留

下了许多唱和的汉文诗篇。可见，日本权臣设

宴为新罗、渤海等国使节饯行，并于宴会之上赋

诗，逐渐成为日本的外交惯例。汉诗作为东亚

外交的通用话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１］。

无论是长屋王宅宴，抑或是藤原惠美押胜

的田村第宴，均为日本宴请异国使者、开展汉诗

外交的宴会，均是日本与新罗、渤海之间友好外

交关系的见证，不仅宣示了日本宗主国的政治

地位，更展现了日本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这

些汉诗外交的案例，是当时东亚国际话语体系

的产物，也衬托出汉诗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强大生命力、国际传播力与深远影响力。此

后，汉诗赠答在东亚各国的外交场合中愈加兴

盛，这些外交场合中创作的汉诗反映了怎样的

东亚国际关系，如何展现了东亚各国外交博弈

的姿态，今后需要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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